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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与 我 ，早 已 融 为 一 体 ，成 为 我
不可或缺的精神伴侣。这份深厚的
情 谊 ，追 溯 起 来 ，要 回 到 小 学 时 光 。
那时，父亲常出差去省城，每次回来，
总 会 给 我 们 兄 妹 几 个 带 回 小 人 书 。
小小的书本，承载着大大的世界，我
们 一 人 捧 一 本 ，便 能 沉 浸 其 中 一 整
天。不仅如此，我们还会互相交换阅
读，为了能早点读到别人手中的书，
如饥似渴地翻阅，吃饭时也舍不得放
下，生怕读得慢了，遗漏任何一个精
彩情节。

父 亲 见 我 们 如 此 热 爱 读 书 ，便
制 定 了 激 励 措 施 ，谁 要 是 读 得 又 快
又能把书中内容绘声绘色地讲出来，
得到大家一致认可，下次就会多给他
买本书。

高中阶段的读书时光，更是充满
了难忘的回忆。那时，母亲在高中图
书馆工作，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近
水楼台先得月。起初，我只是课后跑
去图书馆看书，后来，连体育课的时
间 也 被 我 用 来 沉 浸 在 书 的 海 洋 里 。
甚至有段时间，我着迷到在其他课上
也 偷 偷 溜 去 图 书 馆 ，一 待 就 是 一 整
天。这种行为最终被母亲和老师发
现，他们给我约法三章：上课期间禁
止去图书馆、吃饭时不准看书、晚上
12 点之后必须休息。在这些规定的

约束下，我才逐渐调整并规范了自己的读书时间。
即便如此，读书的爱好早已深植心底，一直延续到参加工

作后。幸运的是，无论是在榆社电厂工作，还是在左权电厂上
班，单位都设有图书室。我本就不爱运动，便常常利用别人运
动的时间，一头扎进图书室，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直到闭馆，才
意犹未尽地回家。

因为广泛阅读各类书籍，我的作文成绩从小就名列前茅。
从 2015 年开始，每年“三八”妇女节，公司总部都要开展读

书征文活动，这给了热爱读书的我分享读书乐趣、施展才华的舞
台。每年发放的活动用书，我都会满怀期待地认真阅读。这些
书籍如同精神食粮，滋养着我的心灵，我不仅做了读书笔记，还
将书中的智慧运用到工作和生活中。像《乘风破浪 不负韶华》
《一路花开》《轻轻走向完美》《女人幸福力》《光芒女性 爱的修
行》《做自己的健康天使》等，每本书都给我带来了独特的体验和
启发，它们教会我用积极的心态看待世界，用善意去理解他人。
这些活动用书充满了阳光和正能量，让我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
生活态度，成为我面对人生起伏、岁月流逝的一剂良药。有了它
们的陪伴，我的人生仿佛被照亮，变得更加开阔和明亮。

在单位，除了活动用书，我还热衷于阅读历史类书籍，如
《世界文明史》《明朝那些事儿》《三国那些事儿》，感受历史的兴
衰变迁；也喜爱唐诗宋词和元曲，领略古人的文学风采；伟人自
传让我汲取精神力量，哲学和《易经》则启发我对人生和世界的
思考；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被称为“现代上海史诗”，优美
的散文诗语言让人喜欢得欲罢不能；《额尔古纳河右岸》着眼民
族和生态，概括了鄂温克族几代人的生活。随着阅读的书籍种
类越来越多，我的思想境界也在不断提升。我享受独处的时光，
因为有书相伴，我从未感到孤独，书已经成为我灵魂和身体的养
分，让我一天都离不开它。

我不仅热爱阅读，还热衷于朗读。通过录音工具和软件，
我将书中的文字转化为声音，不仅传递给自己，也分享给他
人。这个过程让我感受到了双倍的喜悦和幸福。可以说，读书
开启了我的人生，它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让我
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那是一个周日，
尚在午觉中的我，被电

话 铃 声 惊 醒 ，祁 县 友 人
王文静和她的三位闺蜜居

然 出 现 在 我 家 楼 下 ！ 好 兴
奋，我赶紧下楼迎接。

文静真的是行动派，我俩刚
刚在微信里热聊过一件事，我收藏

的数不清的字画该怎样结集？她说
有 办 法 ，可 以 帮 我 做 一 个 电 子 相 册 。

我还在寻思，啥叫电子相册？她倒好，动
作 居 然 像 风 一 样 ，呼 啸 而 来 ，属 实 干 家 。
还带了她的两位小友，小刘洁和小罗慧，以
及我的老朋友张瑾。她们给我送来一捧鲜
花，小张还给我带来《祁县名人》和《祁县诗
词》两本书。

好多年了，没见到过这种阵仗。一进门，
她们迅速脱掉外衣，立即干活，幸亏这几天我翻
箱 倒 柜 将 家 藏 的 字 画 都 分 门 别 类 规 整 到 一 起
了。给她们沏茶倒水，可是，热乎乎的茶水被冷
落了，谁都顾不上看一眼。她们分明是“救火队
员”，视这堆书画为宝贝，争分夺秒呢！还有四壁悬
挂的装裱好的字画，她们也没放过。看，脚踩椅子，
一幅幅卸下，好拍照呀！

开始我还能做一点工作，给她们一幅一幅递上
书画，间或给她们说明，这一幅字画作者是哪位，特
点又是啥。可是，我的动作跟不上她们呀，不一会
儿，我就被淘汰出局了。当然，耳旁还会听到一半
句：真好，真好！

看她们多专注，又要赏字，又要选择角度，最终
是不时地咔嚓。看着天色暗淡下来了，又不能开灯，
灯光太干扰了，那就走到阳台上，借着自然光拍照。

我 也 举 起 手 机 ，捕 捉 她 们 的 动 作 、她 们 的 姿
势：站在椅子上的，镜头向下；蹲下身子的，镜头也
朝 下 ；坐 在 地 上 的 ，把 字 画 竖 起 来 ，镜 头 向 着 正 前
方……她们咔嚓字画，我咔嚓她们，她们年轻，身体
柔软；她们毫不在乎自己是否优雅，忘我啦！

数百张呀！我怎么能得到这么多字画？其中，
名人赠予我的也不少；除了字画，还有书信，这些书
信全部都是宣纸毛笔书写，都是珍品。妹妹们恨不
得把每封信的各个角度都拍到，她们真的没有见到
过这么多如雷贯耳的名人名作，甚至要将每封信
的信封邮戳都拍好。

基本完成拍照，坐下来靠靠沙发背，喝点茶
水。但她们仍然余兴未减，还在说那些书画，
开眼界了，老一代人的修养深，滋润她们了。
我呢？招呼她们一起合张影，我们五人，我
是“40后”，文静和小张是“80后”，那俩小丫
头是“90 后”，我每说出一句话，都在心里
打鼓，我的语言是不是朽了，过时了？新
生代语言我能听得懂吗？什么内卷啦、
躺平了的，我也才知道其内涵。可是，
她们说我挺新潮，不落后。俩小丫头

一点都不娇嫩，一脸的谦恭，笑眯眯地听我这位“长
辈”絮叨。我突然想起一首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
云朵里穿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
过去的事情……”我们生活的年代差距太大了，当我
说到这些书画作者与我的关系和他们的社会影响
时，她们脸上表露的是满满的敬佩。

我被她们感动，她们绝对不是我心中想象的那
样“妈宝”，看她们敏捷的动作，就知道她们在工作中
是如何不计辛苦的。职业生涯的起步，她们是稳妥
而积极的。

干完活，已经是夜幕降临，我的诗友魔女与小张
是祁县谷恋村人，何不借这个机会，给她们创造一个
见面聊天的机会？

魔女早早在饭店等候，并为我们购买了饮料和
酸奶。魔女和小张见面，我忙递上话，并拥抱，老乡
见老乡，满脸喜洋洋。除我之外，全是祁县人，耳畔
全是祁县方言，有的我能听得懂，有的还真两眼蒙。
她们就有这种本事，本是地道的祁县土话，突然夹一
个普通话成语，比如：不知所措，祁县话还真不好表
达这层意思。我更奇怪的是，她们的祁县方言正宗，
而她们的普通话亦是标准，这也是本事。

一桌餐，烤鸭是主菜，祁县方言是主调，好愉快！
文静还有打算，从饭店直达迎泽大桥到迎泽大

街，她要让她的妹妹们感受一下改建后的这条大街
之宏伟。她还有打算，想带着妹妹们到食品街去品
味小吃，尤其是老鼠窟的元宵。今天有点晚，先到迎
泽大桥。

去年国庆节开通的迎泽大桥上依然游客多多，文
静把三个妹妹放在桥头，我们俩随着缓缓行进的小车
交流心灵深处的追求。她想着退休后，也会像我一样
充实而愉快，说我就是她的榜样。我想若干年前，我
对那些已经走远的前辈，也是这样向往的。

三位小妹妹上车来了，发给我几张她们与桥的
合影。

夜幕下的几位妹妹看着真美！文静继续开车，
从西向东，让妹妹们看个真真的，身临其境又是什
么感觉。

车在缓缓行驶，我与妹妹们的交流继续，有选择
地告诉她们，擦身而过的建筑之历史，她们间或也会
调动起记忆，曾经在哪里，有什么样的刻骨记忆，她
们不断地赞叹，太原的夜晚真漂亮！

已经晚上 10 点钟了，我们才从迎泽大街折返到
我家，文静嘱咐妹妹们，一定要将刘老师送进家门。
我呢。目送她们的车走向大街，担心她们，几点钟才
能回到祁县？

她们走一段给我反馈一个位置图，那是她们的
进程。小张还发回文字：幸福感爆棚，正能量满满的
一个下午。文静发回一段文字：今天看到那么多很
棒的书法作品，吃到那么好吃的饭菜，还去看了迎泽
大街，大家都开开心心有收获！

“刘老师，我们都到家啦！”
我告诉文静，我看到了后生可畏的力量。这世

界必将是你们的！

忘年之谊忘年之谊
刘小云刘小云

当春风的指尖掠过汾河水面，太原的泥土便悄然苏醒。
这座被群山环抱的古城，总以特有的从容迎接季节更迭。不
同于江南的烟雨迷蒙，亦非岭南的喧闹花海，太原的春色像一
位提笔蘸墨的画家，将黄土高原的宣纸徐徐铺展，先是一抹淡
白，继而洇开粉红，最终晕染成漫山遍野的锦绣。杏花与桃
花，恰似两位琴瑟和鸣的伶人，在春的序曲里，以不同的韵律
叩击着人们的心弦。

最初打破寒冬沉寂的，是那些虬枝盘曲的老杏树。它们
仿佛从《齐民要术》的泛黄书页里走来，在万柏林生态园的沟
壑间织就万亩雪色。晨雾未散时登上观景台，会看见整片山
谷浮动着云絮般的花影，待朝阳将金粉洒向枝头，才惊觉那
是千万朵含露的杏花。老杏树总带着岁月的风骨：皴裂的
枝 干 如 青 铜 器 上 的 纹 路 ，托 举 的 花 簇 却 似 少 女 捧 出 的 新
雪。新栽的幼树则更显灵秀，斜倚在汾河堤岸的几株，总爱
把花枝垂向粼粼碧波，让倒影与游鱼追逐嬉戏。最动人的
是雨后初霁时，被雨水浸润的花瓣泛着玉质的光泽，风过时
簌簌抖落的水珠里，映着双塔寺的飞檐与晋祠的铜铃，恍若
将千年古城的倒影装进水晶球中。

总有人驻足在杏花树下细嗅芬芳。穿羊绒大衣的老者会
想起童年时，母亲用杏花煮水给他祛咳疾的旧事；戴红领巾的
孩童踮脚数着花瓣，争论着绛红与素白花萼哪种更美；扛着三
脚架的摄影师屏息凝神，等待一只蓝尾鸲掠过花枝的刹那。
而在街角的面馆里，老板娘将新摘的杏花浸入醋坛，说是要酿
一瓮“杏花酸”，待到暑气蒸腾时给客人解腻消暑。这些细碎
的烟火气，让原本清冷的杏花平添几分温润，就像老陈醋的酸
香里总藏着粮食的醇厚。

当杏花的雪浪渐次退潮，桃花便以燎原之势点燃了整座
城池。晋阳湖的桃花岛是这场盛事的中心舞台，六千株桃树
将湖岸染成粉色的梦境。若说杏花是工笔白描，这里的桃花
便是泼墨写意：临水的枝条斜斜探向湖心，倒影与游船相映成
趣；坡地上的花丛则如打翻的胭脂盒，深浅不一的红从山顶流
淌到脚边。常有穿汉服的少女执团扇穿行其间，绯色裙裾掠
过青石板，惊起几片落英，恍惚间竟让人分不清今夕何夕。而
在太原植物园的桃花园里，绛桃、碧桃、山桃等三十余个品种
次第登场，从浅粉到深红的花潮绵延数里，仿佛把《诗经》里

“桃之夭夭”的意象铺展成流动的画卷。
桃花的生命力总带着几分野性。那些扎根在蒙山峭壁上

的野山桃，无需园丁修剪施肥，依然能在料峭春寒中开得恣
意。深褐色的枝干嶙峋如铁，托举的繁花却娇嫩得能掐出水
来，这般刚柔并济的美学，恰似太原人骨子里的性情——既有
黄土高原的粗犷，又存晋商故里的风雅。老人们常说，从前物
资匮乏时，孩子们会把桃花瓣夹在窝头里蒸熟，让寡淡的

玉米面也染上春日的香甜。如今虽不
再需要以花充饥，但主妇们仍会在晨练时
采几枝带露的桃花，插在粗陶罐里，让陋室
也生辉。

赏花人的情态亦是风景。犹记去年在桃花沟的
蜿蜒小径上，一对银发夫妇携手漫步，老先生用手机
拍下老伴与花同框的笑靥；背着画板的少年坐在古杏树
下涂抹油彩，却总嫌调色盘里的粉红不够灵动；穿冲锋衣
的登山客在榆叶梅花海中支起帐篷，任花瓣飘落成清晨唤
醒他们的闹钟。最热闹的当属周末的晋阳湖畔：风筝在花
海上空舞动，孩童的嬉笑惊飞觅食的麻雀，卖糖葫芦的小贩
推车穿过花荫，玻璃柜里的山楂裹着晶亮的糖衣，与桃花争艳
似的泛着红光。这些鲜活的场景，让静态的花海有了呼吸的韵
律，仿佛整个太原城都随着花开花落的心跳而起伏。

有时一场夜雨不期而至。晨起推窗，薄雾中的桃林宛如
罩着轻纱的美人，湿润的空气中浮动着蜜糖般的芬芳。细看
会发现，雨滴将花瓣洗得透亮，那些原本就明媚的粉色，此刻
更像浸过晨露的锦缎，泛着丝绸的光泽。这样的清晨，连环
卫工人都放慢了清扫落花的动作，任粉白相间的花瓣铺成天
然地毯，让赶早班的行人踏着花香开始新的一天。待到正午
云开雾散，阳光穿透花枝，在地上织出斑驳的光影，常有老者
在树荫下摆开象棋盘，棋子叩击棋盘的声响，与蜜蜂采蜜的
嗡鸣合成春日特有的和弦。

当桃花的浪潮渐趋平静，丁香便以暗香浮动的姿态悄
然登场。虽不及杏桃的绚烂夺目，但那成串的紫色花穗
总让人想起戴望舒笔下的雨巷。文瀛湖畔的丁香丛
中，捧书的学生在香雾里徘徊，不知是在温习功课，
还是在酝酿写给某人的诗行。而散落在街巷角落
的 连 翘 与 海 棠 ，早 已 将 明 黄 与 绯 红 悄 悄 缀 满 枝
头，如同春日的余韵在轻轻叩打窗棂。

这座古城的花事从来不会戛然而止。当
暮春的柳絮掠过双塔寺的琉璃瓦，太原人
早已将这份绚烂藏进记忆的锦囊——
毕竟再匆忙的岁月，也该为绽放留一
方天地。而那些渗入灰砖黛瓦
的花香，正静静等待下一个
轮 回 ，在 来 年 的 风 起
时，再次破茧成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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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9月 3日，
抗 战 胜 利 70 周 年 纪
念日，94 岁的父亲王
昆岭穿着整齐，早早
坐 在 床 边 等 着 观 看
阅 兵 式 电 视 实 况 转
播 。 当 画 面 上 出 现
宏 伟 壮 观 的 阅 兵 场
面时，老人家热泪盈
眶 ，面 色 凝 重 ，默 默
地举起右手行军礼，
久 久 不 肯 放 下 。 这
个军礼在 9 月 4 日中
央 电 视 台《 晚 间 新
闻》中作为特写镜头
向 全 国 播 放 。 这 是
父 亲 生 前 的 最 后 一
个军礼，既是向逝去
战友的庄严致敬，更
是 对 和 平 年 代 的 深
情礼赞。

父 亲 是 幸 运 的 ，
更 是 光 荣 的 。 2005

年 、2015 年 ，父 亲 两
次获得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颁发
的抗战胜利纪念章，
这 是 一 位 老 兵 的 无
上荣誉。

在此 之 前 ，山 西
省 有 关 部 门 曾 推 荐
他 作 为 抗 战 老 兵 代
表 去 北 京 出 席 阅 兵
式 和 山 西 省 在 武 乡
举行的相关纪念活动，因身体原因，未能成
行 。 2015 年 9 月 ，山 西 省 有 关 部 门 在 太 原
市文化宫举办了“民族脊梁”山西抗战老兵
摄 影 展 览 ，父 亲 作 为 我 省 在 世 的 黄 埔 学 生
中 的 抗 战 老 兵 ，照 片 悬 挂 在 显 著 位 置 。 展
览 期 间 ，时 有 抗 战 老 兵 和 现 役 军 人 在 像 前
行军礼，表示敬意。展厅留言簿里，有位现
役 军 官 写 道 ：“ 今 日 山 河 ，如 您 当 年 血 战 所
求。”多名摄影家用镜头记录下了人们观展
的情景。

父亲 1919年生于蒲州书香世家，18岁那
年因听了台儿庄战役英雄王伯珍的演讲而热
血沸腾。于是，一介文弱书生渡黄河、追军
车 ，在 关 麟 征 将 军 麾 下 开 启 了 八 年 抗 战 征
程。从参谋处文书到军团机要秘书，他亲历
了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滇缅战役等重
大历史战役，左臂留下的弹痕成为沉默的军
功章。

父亲过去很少向我们提及他在抗战期间
的经历。直到改革开放后，有关部门认定了
他的起义功绩，特别是两次获得抗战胜利纪
念章后，他才打开了话匣子，讲了许多当时
的场景和亲身经历。“比起长眠战场的战友，
我已是幸运者。”老人家总是拿起纪念章指
向 空 中 ，那 里 镌 刻 着 他 未 及 言 说 的 血 色 记
忆：文山保卫战炊事班全员殉国，常德会战
带着血书急电突围，越南受降时收缴的日军
武士刀上凝固着同胞血迹……这些深锁半个
多世纪的往事，随着父亲的讲述，慢慢呈现
在我们眼前。

父亲不说他经历的艰难困苦，他最珍视
的记忆，永远定格在那些年轻的面容：“王参
谋的遗物只有半截铅笔头”“李连长冲锋前
把全家福埋进战壕”……

2005 年 获 得 第 一 枚 抗 战 纪 念 章 后 ，他
突 然 开 始 用 颤 抖 的 手 记 录 往 事 ，在 泛 黄 的
稿 纸 上 密 密 麻 麻 写 满 战 友 姓 名 、籍 贯 和 牺
牲 地 点 。 父 亲 去 世 后 ，我 们 在 他 的 遗 物 中
发现，他在每枚勋章旁都工整地抄录着《国
殇》：“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父亲的客厅似乎成
了抗战精神的传播站。每当抚摸着纪念章，
他就会变成那名 18 岁的热血青年：“武汉会
战我们死守田家镇，三次长沙会战打出中国
军威……”父亲在回忆他的抗战经历时，反复
说，往事不堪回首，但又很难忘怀。我们饱
受战争之苦，也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作为一
个中国人，必须爱国。当祖国有难时，要挺
身而出，为国效力。只有国家独立、稳定，我
们的日子才能过得好。今天我们生活幸福
了，不能忘记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没有他
们的殊死斗争，我们就会当亡国奴。今天我
们无论遇到多大困难，甚至受多大委屈，但
一想到他们，我们还有什么怨言？

2016 年 12 月 1 日，寒冬凌晨，我的父亲
在永济市蒲州镇花园村家宅与世长辞，享年
95 岁。来自北京、西安、太原等地的有关领
导、朋友和花园村村民为他送行。告别仪式
上，“王昆岭同志为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作
出卓越贡献，毕生践行‘爱国、革命’的黄埔
精神……”这段 悼 词 ，印 证 着 父 亲 用 一 生 书
写的家国传奇。

在父亲简朴的青石墓碑上，我们遵照老
人 遗 愿 将 两 枚 纪 念 章 拓 印 在 两 侧 。 左 侧
2005 年版的延安宝塔与右侧 2015 年版的长
城烽火台遥相呼应，恰似历史长河中的双重
丰 碑 。 每 至 清 明 ，总 有 过 路 人 驻 足 细 读 碑
文，那些被岁月焐热的抗战记忆，正随着勋
章的光泽代代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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